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蓝天碧海

陈陈到蓝天碧海大酒楼上班没多久，酒楼

就火爆起来。老板大梁是个迷信的人，认定是

确她为自己带来了财运。来蓝天碧海的客人，

实有不少是冲陈陈来的，但也并非个个都是因

她而来。大梁不管这些，对这个女孩另眼相

看，而且处处对她特别优待。遇到熟客，再加

上喝了几杯小酒，大梁的话题绕来绕去总会绕

到陈陈身上。客人们只要会意捧场，就能听见

他从胸腔间喷发出一阵阵底气十足的笑声。

大梁四十岁不到，长得和米其林轮胎那个

人一样胖大，肥白的面孔，大眼睛双眼皮，眼

球白多黑少。因为没有腰，皮带松松地绕在肚

子上，走路带一点儿外八字脚，看上去有一点

不修边幅。陈陈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，他穿了

一件针织衬衫，短袖翻领，上面有一排排立体

感很强的小方块，第一眼看上去都是凹下去

的，再看一眼就凸出来了，晃得人眼晕。衣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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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质地很像是丝绸，但显然不是丝绸，比丝绸密实柔韧，胸口左

侧还绣着一个小标志，估计是一个挺不错的牌子，可是却带着一

种南方小县城的乡土气。所以大梁给她的第一印象就像一个进城

不久做点儿小买卖的南方农民，和这么一个金碧辉煌的大酒楼，

说真的，是有那么一点的不相称。

那天陈陈是由一个同乡的阿姨领着一起去的，事先阿姨已经

向她介绍了大梁的为人，自然是一些好话：人挺不错，厚道，不

像一般做老板的那样奸诈和惟利是图，“你见了他人就知道

了”，阿姨这样说。这个阿姨是父亲的老相识，所以是靠得住

的。果真大梁见了她一点没搭架子，也没绕弯子，他就像家里人

一样亲切平常地对她说：“你就在这儿干吧，我不会亏待你

的。”

陈陈在蓝天碧海上班没多久就听说了大梁的很多事情，他从

前的确就是一个农民，最初跟亲戚借钱包了池塘养蟹，赚了钱投

资股市，误打误撞发了一笔。别人劝他说股市靠不住，潮涨潮退

不由君，一眨眼工夫不仅毛发就是皮肉筋骨都能让它吞个一干二

净。大梁听劝，撤资退市，进城开起了餐馆。后来竟然做火了，

一口气把餐饮事业发展到了县外和省外，一直把酒楼开到了首都

北京。老婆也不闲着，还留在家乡养蟹。两口子好几年前就成了

四乡八村最有钱也是名气最响的企业家。

平常大梁不爱呆在楼上的办公室里，有事没事他喜欢在大厅

里转悠，移一移桌椅，抻一抻桌布，检查一下调味罐里还有没有

醋和酱油。他还喜欢站在水族箱前看那些空运过来的水产，一看

就是好半天。有人过来，也不管是谁，他带着由衷的喜爱说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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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瞧瞧，多棒啊，个个活蹦乱跳！”他亲自动手帮着伙计捞鱼捞

虾，嘴里不住地自言自语：“锅里一过端上桌马上又变成了钞

票，多好啊！”

陈陈还听说大梁特别花，传说他和酒楼里姿色好些的跑堂小

姐都睡过。不过他对她一向非常礼貌，连看她的眼神都是敬重

的。陈陈心里暗暗得意老板把自己和她们区别对待。蓝天碧海招

聘来的服务员当中，也只有她一个人是读过书有旅游管理专业文

凭的。所以大梁首先在服装上把她和酒楼里的跑堂小姐区分开

来。他让跑堂小姐都穿粉红上衣，翠绿小格的长裙，腰间扎一条

滚了一圈花边的小白围裙，个个打扮得像村姑一样俗气，一看就

是侍候人的丫头。惟有陈陈例外，她穿一身职业装，藏青色的西

服配短裙，气温高的时候是白衬衣，小坎肩儿配短裙，显得气质

很好，而且格外的端庄文静。

因为听说了大梁和小姐们的传言，陈陈对她们都客客气气

的，至少表面上从来不伤和气。可她们一个个就像串通好似的都

远着她，不和她亲热，或者说根本就没把她当她们中的一员。二

楼更衣室有一排衣柜，比人数要少三四个，好几次小姐们为了争

衣柜吵了起来。大梁规定以后按先来后到，每天先到的一人一

个，晚来的就两人合用。不过大梁没忘记专门给陈陈一个指定的

衣柜。因为小姐们十点之前就得上班，陈陈可以晚到半小时。这

也是大梁的一项特别规定。小姐们心里恨恨的，却敢怒不敢言。

大梁自己对陈陈很恭敬，对围着陈陈的几个大师傅和小伙计

看得也非常紧。他目光很锋利，看到他们和陈陈说笑得太热闹，

脸马上就拉得跟擀面杖一样长，五官也都挪了位置。那帮子人也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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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在江湖上混迹多年的，一个个都是有眼色的，一看大梁那副样

子就全明戏了，心里暗笑，脸上不露。他们谁也不想得罪老板，

也不想因为跟个小妞不过就是过过嘴瘾就打碎了自己的饭碗。所

以他们都很识趣，对陈陈敬而远之。

在店里陈陈不用本名，叫“樱花”。熟客们一来就会问：

“樱花呢？”或者是：“叫樱花来点菜！”绝大多数时候是陈陈

及时地迎出来，脸上含着微笑，为客人们领座。她身材细细溜

溜，走路风摆杨柳，窈窕柔媚，风情万种。但她却并不妖艳，也

不特别迎合客人，和谁都不特别亲近，态度一概淡淡的，但又绝

没有怠慢的意思，总之是有那么一点的可望而不可及，却又像一

朵正在盛开的花朵发出的香气一样，给人以一种不可忽略的招

引。只要她一出现场面即刻就不一样了，普通的一桌席也成了盛

宴。除了举止端凝，风度绝佳，客人还喜欢她机智俏皮会说话，

即使碰到尴尬的场面也能化解自如，既不让自己难堪，更不会让

对方下不来台。所以客人，尤其是男客都喜欢樱花，谁来都要跟

她说说笑笑逗一逗。这种时候大梁反倒不吃醋，脸上笑眯眯的。

北星和陈陈就是在蓝天碧海相识的。北星的老板吴文广和客

户在那里吃过一次饭就喜欢上了那地方，闲了就约北星一起去。

吴文广和北星除了公司里这一层上下级关系，两人还是远房表兄

弟。如果细论起来，就是北星外公的父亲和吴文广爷爷的母亲是

姑表兄妹。远是远了点儿，但两家是老亲，几代人下来没断了来

往。北星农大毕业后能到吴文广的广告公司谋到一个职位也是靠

的这层关系。北星在农大学的是农药，读书的时候就毫无兴趣，

也没打算以后致力于这方面的科研和生产，只想混个文凭毕业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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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。他也知道自己不是块读书的料，从小就坐不住，他妈说他屁

股是尖的，尤其是面前再摊一本书，过不了一会儿不是抓耳挠腮

就是上下眼皮一个劲儿地往一块儿凑，撑都撑不住。好容易熬到

了毕业，他一出校门立马就把学的那点儿专业知识全抛到了脑

后，仅剩下的一点就是对蔬菜瓜果上的残留农药十分警惕，在外

面吃饭绝对不点带叶子的蔬菜。北星和文广两个人打小就认识，

文广比北星大了五岁，和北星的二哥北林同岁，但他长得白净瘦

削，看上去不显年纪，加上生性活泼好玩，和北星更合得来。

北星喜欢跑跑颠颠，吃吃喝喝，在远房表哥手下做了两年，

感觉不坏。平时在公司里当着人北星一本正经地称吴文广“老

板”，不当着人只叫他“哥”。吴文广非常喜欢他的这位小表

弟，在他眼里北星除了伶俐、和气，人品还极好，有真心，靠得

住，从来不会对他的事儿说三道四。从前吴文广老婆在家的时候

他哥儿两个就常常结伴儿出去，深夜不归。只要知道是和北星在

一块儿，她总是特别放心。最近文广的老婆去了澳大利亚，他又

成了单身一人。文广是个正派人，这些年在外头尽管也少不得拈

花惹草，但和老婆始终是一夫一妻，从没养过小蜜包过二奶。老

婆出国把他放了单，免不了闲极无聊。北星嬉笑着逗他说要不要

给他介绍一个女朋友，吴文广嘴上骂他胡闹，脸上却笑得像一朵

花。

蓝天碧海他们来过好几回，吴文广跟别的客人一样喜欢樱

花，相中的却是翘翘。翘翘是一个丰满无比的大丫头，胖脸蛋儿

永远红扑扑的，客人一逗就嘎嘎直乐，一副没心没肺的样子。翘

翘有个要结婚的男朋友，斜眼，斜得并不算厉害，一只眼看着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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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时候，另一只眼就看着你身边不远的地方。不过想要把他两道

目光同时捕捉住恐怕没人能做得到。这位斜眼儿男朋友对翘翘很

上心，每天夜里酒楼打烊前都赶过来接她回去，风雨无阻。翘翘

在给客人点菜上菜的时候有意无意亮出右手无名指上戴着的订婚

戒指，有些熟客就会逗她说戴错地方了，你还没嫁人呢，戒指不

该戴那个手指上。吴文广从来不跟翘翘说这类的废话，有一次他

把翘翘戴着戒指的小胖手儿握在手心里，用大拇指在她的手背上

轻轻一扫，又轻轻一扫，一双眼睛眯觑起来，全是柔情蜜意。他

并没有喝多，眼光一离开翘翘，脸上的表情又很正经斯文了。翘

翘见了吴文广这般人品，心下已是十分中意，长这么大还没有过

这样一位有钱有身份又长得一表人才的老板肯垂青自己，如果把

他和自己的男朋友相比，那还不是强出千倍万倍！翘翘受宠若

惊，岂有不愿意的？她立马主动贴迎上去，倒酒时一对大乳有意

无意常常蹭在吴老板的肩膀和脊背上。

后来再到蓝天碧海，北星每次去洗手间的时间都特别长。那

么长的时间他不可能全呆在厕所里，就跑去跟樱花小姐聊天。每

次说不上几句话，樱花就得去忙事情。不过有这几句和没这几句

大不一样，见过樱花之后北星心里就踏实了，一晚上觉得没有虚

度。

吴文广不久就跟翘翘同居了，包间里毕竟不方便，他干脆把

她领回了家。家里是新装修的四室两厅的房子，空着也是空着。

翘翘比吴文广想像的还要疯，床上表现极好，做起来不肯歇，每

次身下的床单湿漉漉的，叫床的声音惊天动地。吴文广怕邻居听

见太不像样儿，一做爱就把音响开得高高的，那一阵子白天黑夜



第 7 页

地把楼上楼下吵得不善。

翘翘对吴文广一片真情，好得由内及外。只要能讨吴文广喜

欢，做什么她都心甘情愿，一颗心儿全给了他，跟斜眼儿男朋友

当然是毫不犹豫地告吹了，尽管文广并没有要求她这么做。从床

上下来翘翘就替吴文广做家务，她替他做饭、擦地、擦窗户、洗

衣服、洗床单，还替他按摩甚至包括铰指甲，手脚不停，比真正

娶回家的小媳妇还要勤快周到。文广什么世面没见过，可这个女

孩把他侍候得如此这般，心里多少也有点儿不过意。

和翘翘弄到一起之后吴文广就不去蓝天碧海了，他说他早吃

腻了那儿的饭菜。几个月之后他连翘翘也腻了，给了她一笔钱，

让她不要再来家里了。吴文广是儒商，这些话说得特别委婉，告

别戏演得也相当动情。他对翘翘说老婆快要从国外回来了，自己

也没办法，心里实在是舍不得她，不过只能到此为止了。万一要

是让那个黄脸婆撞上了，那个母老虎是绝不会善罢甘休的，估计

连买凶杀人这样的事儿她也做得出来。吴文广先把翘翘吓住，吓

住了她之后又来些软的，少不得用些“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”和

“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”之类伤感又抒情的话劝慰

她，弄得翘翘泪落如珠，柔肠寸断，一步三回头，伤心不已，却

从此再没有找过吴文广（的麻烦）。

这个时候吴文广才知道北星和樱花谈上了恋爱，两个人甚至

还说到了婚嫁。

吃龙虾的何先生

来蓝天碧海吃饭的客人里头也不光是北星一个人看上了陈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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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，有个姓何的先生见了“樱花”一面以后也是念念不忘，隔三

岔五就过来请客吃饭。

何先生不英俊，但是很潇洒。他喜欢点菜谱上标着“时价”

的那些菜，龙虾是他每次必点的。而且何先生点龙虾从来不问

价，不管今天是全价六百八十八一只，还是特价二百八十八一

只，他都无所谓。何先生也从来不在乎龙虾怎么个吃法，刺身、

椒盐、头尾做汤还是像一度很流行的那样熬粥，他都无所谓，让

他的秘书拿主意，有的时候就由饭桌上任意一位小姐或者先生做

主。

有一次何先生来吃饭，龙虾刚好卖完了。何先生弯起中指的

关节敲着镶着大理石的桌面，问点菜的小姐：“龙虾呢？你们这

么大一个海鲜酒楼龙虾怎么可以没有的？干脆叫人去把外头‘海

鲜’两个字涂了或者找东西遮起来算了！”

何先生威而不怒，说话还带着几分幽默，可是却把那个小姐

吓坏了，愣在那里，不知道该如何回话。

陈陈马上就过来了。她建议何先生换一道菜，比如鲍鱼，或

者别的海鲜，这些东西也都是刚刚运到的，新鲜极了，餐馆新推

出的“红烧鲨翅”也相当不错。何先生欣然接受，还兴致很好地

对坐在他身边的先生说自己有一个朋友在澳洲工作，在那儿一呆

就是八个年头。龙虾在澳大利亚根本算不上什么高级和高贵的东

西，便宜得就跟北京街头的大白菜呀心里美萝卜呀什么的差不

多。每次那家伙都买一堆回家吃，吃了不计其数。原来见了龙虾

不要命的一个人，现在最听不得的就是“龙虾”两个字，一听就

晕菜，反胃，你要是请他吃饭给他上龙虾，他脸色马上就白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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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且白里泛青。

何先生说：“再好的东西吃多了也没味儿了。

何先生又说：“什么东西蘸上芥末和酱油，其实味道都差不

多。

何先生说的话很平常，但是脸上的表情很暖昧，桌上的人听

了都哈哈笑起来。

他们同样表情暖昧地附和道：“想吃吃不着的才是好东西，

容易吃到嘴的统统没意思！

何先生听了，也随着他们一起哈哈笑。

每次饭后何先生都用支票结账，吃剩的菜从不打包。对这样

的客人大梁关照过要特别重视，因为百分之九十九是公款消费

如果没有什么特殊情况的话。你想吧，什么钱是花着不心疼

的？当然是公款啦。而且公款还有一个好处，就是轻易不会花

光。所以何先生的开胃小菜、餐后果盘都是酒楼免费赠送的，逢

上年节连整瓶的茅台、五粮液也都是酒楼免费赠送的。何先生对

这些不过是心领，最多是一句两个字的“谢谢”，也是出于礼

貌，送不送的他根本无所谓，也不在乎，而且他心里也清楚这些

小恩小惠说穿了还是羊毛出在羊身上。何先生来这儿就是为了见

见樱花小姐，她肯赏他一个如花般的笑脸，最好是心照不宣的眼

风，这才是他真正想要的呢，也是他风雨无阻来这儿消费的巨大

动力。

何先生来酒楼很少一个人来，多半是带着一干朋友一起来。

他的那些朋友都是些很体面也很放得开的人，都清楚何先生对樱

花的那点儿意思，在包间里一落座就嘴巴不停地逗何先生，当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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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时都不忘了捎带上樱花小姐，只是话说得机智到位却不直露，

玩笑开得也是婉转俏皮不庸俗。他们都是些围着何先生转的人，

就好像行星围绕着恒星，卫星和星云围绕着行星旋转一样，中心

尽管是一个，却各有各的轨道，喧哗热闹，忙而不乱。他们个个

玲珑剔透，话来话去，欲盖弥彰。本来应该是一个人隐秘的小心

思一来二去就成了一件众望所归的事情。何先生对此很开心，樱

花也从来不恼，这帮人的胆子便愈加大了起来，话说得也越来越

直白。

有一天也是在包间里，樱花也在场，他们半真半假地劝何先

生：“有爱就要说出来嘛！”

何先生态度谦逊地说：“不敢。”

他们便鼓励何先生送花，每天一束，直到“心仪的小姐”接

受他的“爱情”。

何先生双眼紧盯着樱花，凝神放电，一瞬间脸上嬉笑的表情

全退掉了。

他问她：“我给你送花，你会收吗？”

话是虚拟的，态度却是实在的。

她嬉笑地回答说：“会呀！为什么不收？”

他又问她：“不会有人跟我决斗吧？”

她仍是嬉笑地说：“我怎么知道呢？”

第二天陈陈刚到酒楼，花店的小工就给她送来了一大束阳光

玫瑰，颜色是很稳重的深红，朵朵都是鲜艳欲滴，的确很能打动

人心。次日在相同的时候又送来一束，一连送了一个星期。这个

星期何先生没有露面，好像有意制造一个悬念。每天玫瑰送来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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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候酒楼里的人脸上都是笑笑的，等着有戏可看。背着陈陈，跑

堂的小姐们又羡又妒，把何先生一通恶损，说他老得头发都掉光

了，胖得一肚子油，还玩儿浪漫，老黄瓜刷绿漆不嫩装嫩。其实

何先生比大梁也大不了几岁，正是男人风华正茂的好年华呢。他

远比不上大梁胖，头发也一根一根在头上长得好好的，而且每回

露面总是梳理成型，相貌、体形也应该说完全过得去。可是到了

这帮跑堂小姐的嘴里，他立马变得面目可憎，成了一个被广大劳

动人民耻笑的人。

大梁完全是另一种态度，假装并没有看到有人来给樱花送玫

瑰。有一次他恰巧撞上两个小姐在更衣房里背着人对樱花嘀嘀咕

咕，一个说她妖，一个说她喜欢跟男人怎样怎样，都是一些不三

不四的话。大梁走进去狠狠地训了她们几句，找的借口是拖拉磨

蹭该做的事情没好好做。两个小姐被老板当头剋了一顿，都灰溜

溜的，也清楚老板不过是借题发挥，但赶上了也只好自认倒霉。

大梁下楼见采买回来的草鱼有两条是死的，又大大地光了一通

火。平常他很少发火，更不会为两条不值钱的草鱼生气，是出了

名的好脾气。所以他一发火整个酒楼的气氛就很沉闷，每一个人

翼翼的，生怕做错了什么都小 。

一个星期之后何先生又登门了，还是一帮子人，男男女女

的，迤逦而来。他进门就找樱花，大梁也照样笑脸相迎。

在包间里坐定，何先生很温和地问樱花：“这一个礼拜过得

好不好？”

樱花回答说：“好呀！”

何先生又问：“我为你锦上添花了吧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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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的温和自然而然地过渡到了温情和温柔，樱花只是笑而不

答。

都听懂了何先生的双关语，有人为他叫好，包间里一时笑语

喧哗。

何先生一边点菜一边对樱花说：“今天晚上下班后我来接你

怎么样？”

樱花往单子上记着菜名说：“不用啦，您别客气。”

何先生说：“就这么定了，我这人从来不会假客气。”

当晚，陈陈下班走出酒楼，果真看见何先生坐在车里等着

她。他摇下一半车窗，正朝这边张望，见了她兴奋地招手。陈陈

没想到他真的会等她，只得走过去。

何先生以一种邀请的姿态微笑着对樱花说：“上车吧。”

陈陈推辞说：“太晚了，我想回家了。”

何先生说：“晚什么？还不到十点钟。”

陈陈还在犹豫，不想上车。

何先生笑着说：“你怕我吃了你啊？快上来吧，我请你去吃

宵夜！

说着他从车里出来，很绅士地替她打开驾驶副座那边的车

门，一片诚意地等着她坐进去，陈陈也就没好意思也没忍心再拒

绝他。

吃宵夜的时候何先生话不多，他一眼也不看送上来的各式点

心，老是看着樱花。包厢里就他们两个人，因此何先生的眼光很

大胆。何先生很由衷地夸她真是做这一行的料，待人接物那个劲

儿拿捏得就是好。他本意是夸她不卑不亢，端庄大方，或许还有



第 13 页

优雅得体等等意思，可到了陈陈耳朵里这句话等于说她天生就是

声色场中的人物。何先生不知道对这行的人不该这么个夸法，看

她渐渐收敛了笑容，不自觉地就板起了一张俏脸儿，心头不由一

动，觉得她越发的娇美可爱，让人情不自禁。何先生的心里热起

来，有一种蠢蠢欲动的东西在躯体里涌动着，有点儿压制不住。

他一脸浓情蜜意地哄她道：“像你这么年纪轻轻的女孩儿不可以

板起面孔，小脸儿一板就像个内心复杂的女人，知道吧，男人都

畏惧那种女人。你没看报纸上总说男人心理压力大吗？”

何先生很想把樱花纤细白嫩的小手放在自己手里握一握，但

看她一脸正色的样子还是忍住了。

陈陈心里急着回家，吃了几口就放下筷子不吃了。何先生的

心思也不在面前的这些碗碗碟碟上面。两个人又上了车。说好了

送她回家，开到地方何先生却不停车。陈陈说到了，何先生说时

间还早，想不想到我那里坐一坐？陈陈说算了，时间太晚了。何

先生也不强求，把车停在离她住的塔楼二三十米远的小马路边

上，熄了火。陈陈刚想下车，何先生伸手拉住了她，说再坐一会

儿，说说话儿。

其实也没有什么话说，何先生的胳膊像长臂猿一样从座椅后

面绕过来搂住了她，两片肥厚的嘴唇也热乎乎地贴了上来。她一

个劲儿躲，没躲开，人被何先生很有力地抱在了怀里，嘴唇也被

他整个儿吸进了嘴里。何先生的一双手也不失时机地伸到了她的

胸前，停在那里摸摸索索，很快就伸进了她的衣服里，利索地解

开了她的胸罩。何先生的呼吸浊重起来，心跳也加速了。他的手

在她的衣服里很快又改变了方向，一路向下摸到她光滑柔软的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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腹。她使劲推开他，同时扭动着身子躲避他。她不敢发出太大的

声音，害怕被碰巧从马路上经过的邻居听见。何先生却当她是挑

逗，觉得她的扭动和躲避是先抑后扬，非常催情，不由意乱情迷

欲火中烧，浑身散发出强烈的荷尔蒙气息，欲罢不能，脸上的表

情既快乐又痛苦。

也说不上来何先生的拥抱接吻有什么不同之处，被他抱着吻

着陈陈心里却很害怕。她对何先生的情况差不多是一无所知，却

认定了他是在骗她和玩弄她，心里顿生反感。这个时候她想到了

北星，和他也吃过宵夜，他也送过她回家，他们也一样在这条马

路上拥抱亲吻过，北星给她的感觉是温柔体贴毫无风险，而眼前

这位何先生却恰恰相反，让她深感和他在一起危机四伏。

何先生还不肯停手，拉拉扯扯之间她突然喊了一声：“放开

我！”

声音没敢高，还是把何先生吓了一跳。她幅度很大地扭着身

子，同时很用力地推了他一下，这下何先生再不觉得她是有意挑

逗了。

何先生松开她，笑道：“我真的没把你想错，我猜你就是一

个挺正经的女孩，守身如玉，冰清玉洁，洁身自好。你是不是还

从来没跟别人做过啊？”

最后一句话是附在她耳边说的，而且说得极轻。他嘴里的热

气喷在她的脖子里，让她有一种急于躲开他的冲动。她扭过身

去，不理他。

何先生微微一笑。

何先生的神色更温和了，他和颜悦色地对她说：“那你就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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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试一回吧，我相信我不会让你失望的。也许做过一次你从此就

放不下了呢！跟我回家好不好？今天我老婆正好出去不回来，这

么好的机会也不是总有的。”

她扬手打了他一个耳光，推开车门就要下车。

但她还是慢了一步，何先生及时地把她推开的车门又拉上

了。他抓住她那只打他的手，放到嘴边吻了一下，说道：“咱们

还是个刚烈女子呢！

说完他哈哈大笑，丝毫没有生气的意思。

何先生把车一下开到了院门口，轻踩刹车停稳了车，又恢复

了儒雅斯文的样子，眼神很正地望着她，问她：“你没生我的气

吧？”

陈陈跳下车，头也不回地走进院子。刚进楼门她就听见他

“滴滴”鸣了两声笛，显然他是在目送着她的身影。然后她听见

汽车开走的声音，在深夜里格外清晰。

安全感又回到了她的身边。她想起爸爸的话：“一失足成千

古恨”，庆幸自己刚才躲过了一劫。

北星的情史

北星是个情运极佳的人，长这么大没有刻意追求过谁，可身

边从来女孩儿不断。他妈生他那年已经快四十了，本来以为到这

个年纪不会再有孩子，没想到好几年没动静之后竟然又怀上了。

老蚌怀珠，所以爹妈对他极疼爱。他出生那一年街坊四邻生的差

不多都是闺女，从小他就在女孩儿堆里混大，和贾宝玉一样，跟

女孩子相处比跟男孩子相处要融洽自在得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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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星出生不久就有了一个青梅竹马的女朋友小玉。小玉姓

白，所以她的名字很好听，叫白玉。在一个明丽无风的秋日，北

星妈抱着刚满百天的北星出来晒太阳，在院门口的柿子树底下看

到了小玉和她的妈。小玉比北星大几个月，粉雕玉琢的一个小人

儿，唇红发乌，还不到一周岁就出落得山清水秀。而且小玉极安

静，睁着两只亮晶晶的大眼睛十分专注地看着眼前的一切，从来

不哭不闹，特别听话，乖得叫人心疼。北星妈一见之下就被这个

小妞儿迷住了。

两个妈聊起了闲篇儿。怀里都抱着孩子，不愁没有话题，聊

着聊着便有了同志和知音的感觉。

两个妈越聊越热乎，一个妈对另一个妈说：“咱们结个娃娃

亲吧！”另一个妈马上喜上眉梢。那时候正是七十年代初中期，

大家收入都不高，家家都没什么钱，除了孩子可以敞开来生，买

肉买布买油买鸡蛋买火柴买肥皂买自行车买缝纫机等等都要凭

票，所以也都没什么门第观念。况且本来也就是两个女人之间心

血来潮的一句话，当真不当真都没关系。不过从此两个妈亲厚之

情溢于言表，一个自称“婆婆”，一个自称“岳母”，对对方的

孩子疼爱有加。两个妈挂在嘴边上的一些话也让局外人听了觉得

好笑。

北星妈说：“玉儿啊，让婆婆抱抱，瞧瞧我们一岁的孩子就

是一朵花儿了，你要是我女儿多好哇！”

小玉妈说：“宝贝儿，快让你丈母娘好好亲亲，等长大了就

亲不成了哎！”

北星和小玉一块儿长大，两个人就像亲姐弟一般。他们一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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儿上学，一块儿做作业，一块儿玩。在别人面前小玉是个争强好

胜爱拔尖的孩子，但她处处都肯让着北星。北星有了好吃的好玩

的也都要留给小玉。大人们看了，笑说这两个孩子真是有缘。

后来两个人上了不同的中学，就不怎么来往了。

北星高二那年暑假在家闲极无聊，约小玉看了一次电影。小

玉已经搬家，北星找到她颇费了一番周折。那天的电影实在不怎

么样，是一个国产的战争片，从头到尾飞机大炮狂轰滥炸，连人

影儿都不怎么看得到。让小玉看这么一个破电影，真让北星羞愧

难当。他生怕小玉不耐烦，一次次偷偷地看她。黑暗中小玉却坐

得端端正正的，拿着上课认真听讲的劲头儿专心地注视着银幕。

北星本来想叫她走的，看她这样，只得耐着性子在电影院里坐到

终场。

电影结束之后北星请小玉喝汽水，之后是散步。所谓散步就

是顺着马路瞎溜达。在那个时候，北星对女孩还没有什么经验，

根本想不起来接下来应该安排什么节目。本来他是希望和小玉看

一个爱情片，借它制造一点气氛，至于制造好了气氛之后要干什

么，他也并没有想好。结果却连制造气氛都落了空。

两个人沿着柏油马路一直走到了天黑。

让人尴尬的是没有话说，北星想拉她的手也一直找不到机

会。或者说机会倒是有，就是缺乏勇气，下不了决心。他内心斗

争了一番，就放弃了。

他请小玉去一个小店里吃东西，小玉很随和，没有犹豫马上

就答应了。小玉吃了一碗辣油馄饨，北星吃了一碗鸡丝面。吃完

馄饨和 非常柔顺面条，北星说要不我送你回家吧 小玉点点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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